一直睡不着，直到听到开门声，知道老婆又带着别人的精液回家了。
老婆走到床前，一件一件的脱掉自己的衣服，掀开被子躺了下来，甚至都不去清洗一下。
没多久，老婆的呼吸声逐渐平稳下来，她太累了，很快就睡下了。
我打开台灯，一件一件的将她的衣服收好，拿到卫生间。
内裤上有大坨大坨的尚未干涸的精斑和淫水，泛着淫靡的邪光，我张开嘴舔了下去....
仿佛舔着老婆跟别人抽插的私处，我很仔细的舔，舔的很干净.....
回到卧室，轻轻掀开了妻子的被角，看到妻子阴户里渐渐流出的白浊液体，我伸手轻拭，放入口中....

我是一个性无能，不仅无法勃起，而且不能射精，跟妻子结婚这些年，我一直纵容她在外面跟别人睡， 
很多朋友都嘲笑我，他们并不知道我的隐疾，也不了解我的苦衷。
妻子很漂亮，是一家理财公司的经理人，身材高挑，穿着性感，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一位尤物，却嫁给了一个性无能......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了，包括和她上床的每一个性伴，她甚至建议曾我现场观摩她的床技，她说这是
我作为丈夫的权力，算然我享受不了，但我必须了解，我知道，她只是为了寻求刺激。
我的睾丸萎缩，分泌不了足够的激素来完成我作为男人的义务，导致可怜的阴茎不仅短小，而且完全的不举。 
我有性冲动，却无法产生高潮，用手也不行，无法射精。我只能通过想象妻子和别人性交的场面，舔食他们
的体液，自虐自己的身体来达到变态的快感.......
看着熟睡的妻子，我默默的关上了门，准备开始又一次自虐。我用准备好的针头刺穿自己乳头，用绳子结扎自己的睾丸， 
我可以扎的很紧，因为我的睾丸跟没没有知觉。我取出一支大号注射器，抽了200cc的生理盐水，注射到自己的阴囊里，
看着阴囊渐渐的鼓起，我突然找到作为男人的感觉。用无数根大号针头一根一根的横穿自己的龟头，感觉很爽，
漫漫长夜，我沉浸在这种变态的快感里......
[bookmark: _GoBack]第二天我睡醒时，妻子正在卧室化妆，从镜子里看到我站在门口的囧样，向我插满针头的下体投来极其轻蔑和不屑的一瞥，
她已经不屑于与我进行语言上的交流了，我知道。
我谨慎的走过去，妻子很有默契的转过身，用纤细的手指挑起我插满针头的阴茎，熟练的把玩，突然从的龟头上抽出一根
大号针头，我疼的差点晕厥过去，龟头渗出了暗红的血液，妻子拿起一张湿巾擦拭了一下，紧接着又迅速的抽出了一根、
两根、三根........我的腿有些站不稳了，但这感觉很神奇，插满针头的龟头经过几个小时复原，再这样突然的拔出，
尤其是被我性感的妻子用她纤细淫荡不知道抚摸过多少阴茎的那只手拔出，很有快感。这是我们经常进行的一项活动，
自从她知道我有这种怪癖后，并没有觉得恶心，而是觉得好奇和好玩，一直很配合我。
龟头上的针都被拔出来了，还剩那注满盐水的阴囊，妻子缓缓的站起，用那涂抹着红色指甲油的性感的小脚挑动着我饱满的阴囊，
突然就是一脚，她踢得很用力，因为她知道我的睾丸已经萎缩掉了，所以根本没有丝毫的怜悯，她一脚一脚的踢着，像是在
发泄对我无能的不满，她知道我喜欢这样，甚至用上了膝盖。我疼的倒了下去，妻子用小脚在我的两腿间用力的踩踏，阴囊上
昨晚注水的伤孔终于在完全愈合前承受不住了，破裂开去，阴囊里流出了带有淡红色和淡黄色的液体，它又一次被她踢爆了，
妻子默默离开，怜悯的看了一眼蜷缩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的我，自始自终没有一句话，甩门而去。
这次特别的爽，当然也特别的疼。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勉强从这种疼痛中摆脱出来，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门响了，妻子今晚回来的很早，她今天没有夹着别人精液回来，而是干脆带回了能往私处注射精液的东西，她带了一个男人
回家。她越界了，我想，虽然我一直知道她在外面的生活，但作为一个男人，我无法忍受自己妻子带着另外一个男人当着自己
的面去偷情，或者，这不叫偷情，而是明目张胆的通奸。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走入卧室，看到下身满是干涸的血液扶在床边勉强坐着的我时，男人愣了一下，随即露出诡异的笑容.........
妻子不屑的瞥了一眼不堪的我，向那个男人努努嘴，“喏！这就是我老公，怎么样？和我形容的差不多吧？”
男人笑了笑，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他肤色健康，衣着体面，很高，很帅，温文尔雅，一看就是少妇杀手那种人。
“这位是市医院妇科的刘启明医生，我上个月单位体检的时候认识的，现在在我那办了一笔理财。”
妻子一边介绍着，一边脱下外套走到床边，“我和他一起吃过几次饭.....”然后妩媚的低头趴在我的耳边低声道
“还上了几次床.......哦，对了，当然，你不在乎的，还有，他那话儿很大的，每次射的都很多.....”
紧接妻子扶腰颤笑，声音虽是悦耳清脆，但是听在我的耳里确实羞辱异常，看到刘启明那微微的浅笑，想我现在的样子，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居然在自己心在的女人和别的男人面前赤裸裸暴露着自己最羞耻的隐私，原本扶着床边半坐着的我一屁股滑落到地板上。
妻子含笑对男人说“启明，你先坐，我证明给你看，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老公的确是个很变态的人”
两人一个默契的眼神交流，刘启明识趣的坐在梳妆台前，脱下外套，脸上挂着玩味的微笑，认真的看着我们。
妻子当着我们的面，褪去了衣衫，身上仅穿着暗红色的情趣吊带内衣，加上修长美腿上性感的黑色丝袜和一双黑色高跟鞋，整个人显得
妖艳而魅惑。内裤和丝袜上挂着的点点已经干涸的精斑，出卖了妻子一天的去处，也证明着两人的亲密关系。

妻子仿佛察觉了我的发现，甩了一下长长的秀发，板起高傲的面容，冷冷的看着我。
这时我感觉到一阵冰凉，一个坚硬的物体正抵着我的下体，低头一看，妻子正用那性感的黑色高跟鞋挑弄着我布满刺伤的阴茎。
“想吃吗？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你常偷吃我内裤上别人的精液，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们是夫妻啊...呵呵.....为了满足你，
我每次都是很用力的把它们夹回来呢....呵呵....”妻子冷酷而淫靡的笑着说。
“哦，对了，差点忘记了，今天还特意给你带了一份大礼呢.....”说完，妻子翻开在床边的挎包，在里面找了一阵，把几个东西
拎到我面前晃了晃，“看，今天你不用再舔内裤那么可怜了，为了你，我和启明特意牺牲了一下，戴着避孕套做了几次呢”
然后用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纤细手指玩弄着装满刘启明精液的避孕套，里面装了很多暗黄色的邪恶液体，我惊讶于刘启明的能力，
同时也深深的自卑着。妻子把三只避孕套的末端解开，转头向刘启明神情的忘了一眼，然后将里面的精液吸入口中，妻子俯下身体，
，
用迷离的眼神盯着我，微张着性感的小嘴，用舌头不断舔弄着嘴唇，搅弄着满嘴的精液，然后缓慢的将双唇送到我的嘴边，
将口中刘启明的精液伴着自己的唾液一地不留的用舌头送到我的嘴中，一阵腥臊之气从口中传来，刺激着我，太兴奋了
“不准咽下去，就这么含在嘴里，我什么时候让你咽下去你才能咽下去”妻子冷酷的看着我说。
我就这样含着刘启明的精液，默默的坐在地板上。妻子踩在我阴茎上的高跟鞋突然发了力，并且伸到睾丸附近，下体的旧伤还没有
完全愈合，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从下体传来，险些晕厥过去，妻子没有停止，而是继续狠狠的踩踏我的阴茎，并不断用力在地板上搓弄。
我没有发出声音，因为嘴里满满的含着别人干我妻子所流出的精液。
“怎么样？启明，我没有骗你吧？他真的好这口”妻子甩头对刘启明报以一个温柔的微笑。
刘启明松了耸肩，“你们继续吧，我也是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进行这种性活动的夫妻”刘启明终于开了口。
妻子如领圣旨般，脚下的力道更足了，疼的我冷汗直流。妻子用纤纤玉手抓住我的头发用力向上拉扯。
“站起来，废物，你不是喜欢我这样弄你吗？站起来，咱们玩一个你最喜欢的游戏”
我用肘部支撑在床边，勉强半蹲着站了起来，一坨赘物在我的胯下晃动着，有我不举的阳具，和干瘪的阴囊。
妻子蹲下，用手指抚摸着我的阴囊，突然一把用力捏去，我疼的险些倒下，睾丸受到一股巨大外力的挤压。
“热热身你就受不了了？今早玩的好像比这个还要刺激吧？呵呵”妻子松开了手，起身向后退了两步，优雅的在胸前抱起双臂
我知道妻子要干什么，配合的张开双腿，用手把阴茎提到小腹上，让一对睾丸完全暴露出来。
妻子并没有向每次一样，用她的玉足来玩弄它，她穿着那双高跟鞋，起腿就是一脚，一股巨大的疼弄感由睾丸传入我的
中枢神经，紧接着又是一脚，比上一脚更加用力，我嘴里喊着精液，虽是疼的要命，又喊不出来，只能从鼻子里哼出
闷闷的几声，坐在一旁的刘启敏看的大跌眼镜，估计妻子这狂野冷艳的一面他并没有见识过，这香艳刺激而又残忍的一幕，
让刘启敏勃起了，坐在那，裤子挺得老高。
妻子狂风暴雨般的踢来，甚至有几脚还退后助跑了几步，我的睾丸已经习惯了这种打击，疼弄感渐消，伴之而来的是一种
虐恋的快感。妻子有些累了，右手擦了擦额头的香汗，呼吸略有急促，转头对刘启明说，“我给你看一下我老公的玩具”
于是从梳妆台下捡起几根今早从我龟头上拔出的大号针头，“他平时喜欢用这些东西折磨自己，那用这东西穿透龟头，然后
等伤口愈合的时候让我一根根拔出来典型的自虐狂，够变态吧？”
妻子拿着那几根带有干涸血污的针头，俯身蹲在我的胯下，深出舌头，浅浅的舔弄着我的龟头，用手指捏了几下，我舒服的哼了几声，
妻子在龟头上寻找着什么，突然手起针落，一针刺了下去，这一针用力极大，一下就刺穿了我的龟头，我疼的一哆嗦。
原来她是再找上午的伤口，在伤口上再刺，会造成更大的痛感。我平时自己穿刺都是避开伤口的，也从来没有这么用力迅速的
动作，都是慢慢刺激去的。这样突然发力的穿刺居然这样爽！紧接着更爽的事情发生了，妻子又突然把这根大号针头拔了出来，没等我
疼痛的感觉传到大脑，她又刺了进去。就这样，妻子用她的玉手扶着我的龟头，用一根大号的注射针头在龟头的来来回回的做活塞式抽插，
每一次都是血淋淋的透体而出，我已经达到疼痛的极限了。“舒服吗？亲爱的？嗯？”妻子淫靡旖旎的在我身边耳语。
妻子把针头调整了一个位置，避开尿道孔，从纵向扎了进去，我一哆嗦，整个人倒了下去，嘴里刘启明的精液被这一倒顺势咽了下去，呛的我一阵咳嗽。
妻子皱了皱眉头，一脚踩在我扎着针头的阴茎上，冷冷的骂了一句“没用的东西，废物！”用冰冷的高跟鞋对着我的下体一阵猛踢。
我直接晕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妻子正面对着大字型躺在地下的我，穿着丝袜和内衣，却没有内裤，坐在刘启明的大腿上，一上一下的跳动着，
扭着头疯狂的不断呻吟......
妻子坐在刘启明的大腿上，不断套弄着刘启明那粗壮的肉棍，嘴里呜咽着幸福的哼声，他们相交结合部泛着淫靡的光泽，不断地发出啧啧的响声。
妻子一条腿被刘启明在背后揽在半空，性感的丝袜脚上淫荡的斜挂着一只高跟鞋，而妻子的另一只脚却用力的踩在我的下身，支撑着整个身体上下活动。
我微眯着双眼欣赏着这一幕，自己最亲密的爱侣，在自己老公的面前与别的男人做爱，巨大的屈辱感逐渐转变为变态的快感，淹没了来自下体的疼痛......
“啊！......啊！.....启明你好棒啊.....啊！比我老公强多了！他不是男人.....啊！啊！啊！.......”淫声浪语不绝于耳，看着妻子投入而享受的摸样，我深深的自卑着。
“嗯.....啊......起来吧...啊!....昊然...我知道你醒了......嗯.....”妻子一边用湿滑的私处套弄着刘启明的阴茎，一边妩媚妖娆的看着我。
“爬过来！昊然！你这没用的东西，过来舔我的小B！”妻子眉头微蹙，强忍着粗大阴茎的插入，挤出了一个严厉的声音，仿佛我的醒来极大的破坏了她的兴致一般。
我知趣的缓缓坐起来，把脸凑到妻子和启明的结合部，一股强烈的腥臊气味阵阵袭来，妻子那已经开始发黑的小穴上泛着大量白色的泡沫状物质，
刘启明粗大的肉棒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插入其中，尽情的享受着妻子私处温暖的包裹和湿滑的套弄，妻子每一次都抬得很高，又重重的落下，继而不自觉的发出一声沉闷的哼声。
“他最喜欢这样了....啊！..看我和别人上床..启明.....”妻子把头扭过去，张开嘴唇，和刘启明的舌头绞在一起，用右手抓住我的头发，猛的用力向她双腿之前拉去。
我整张脸被按到了他们淫邪的部位，有些液体已经触我的嘴唇，我忽然感觉到有一丝恶心，又有一丝屈辱，但想到妻子冷酷的眼神，我屈服了。
我缓缓张开嘴，伸出舌头，舔在妻子的小穴上，拨弄着妻子敏感的阴核，妻子整个人突然一紧，“啊！啊！”的大叫起来，动作也更加迅速和剧烈，
甚至将两人交合的爱液溅到了我的脸上，我知道这样的刺激让她兴奋了，做爱的时候有另一个男人舔弄自己的阴蒂，而这个男人又是自己的老公，
这种感觉实在是世界上最有效果的催情剂。刘启明今天则显得温文尔雅，并没有让我引起多大反感，反而觉得自己的妻子被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操弄
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谁让我无能呢？总比酒吧里夜夜彷徨的那些来历不明的鸭要强得多，他很配合的享受着妻子的小穴，温柔的爱抚着她的双峰，
轻咬着她的耳垂，仿佛我不存在一样，至少，这样没有让我觉得尴尬。
也许是妻子动作的过于剧烈了，刘启明有些受不住了，突然他的大腿一紧，伴随着刘启明的闷哼，我唇边那插入在妻子阴道里的阴茎开始了剧烈的跳动，
几滴黄白色的粘液从结合的缝隙里被挤了出来，随着妻子又一次剧烈的套弄，大量的精华被甩带出来，流入我微张的口中，妻子那性感的美腿也是一阵抖动，
紧紧的坐在那仍然坚挺粗壮的肉棒上，一脸满足的陶醉着.......我真的很羡慕刘启明，能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享受我如此性感尤物般的妻子....
“昊然乖.....张大你的嘴......妈妈要喂奶吃了哦........”妻子有气无力，而又无限娇羞的低头对我说。
我赶紧把之前入口的爱液和精液咽下，俯下身体，抬起头，拼命张开嘴等待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饕餮美味........
妻子缓缓的离开启明的身体，看那粗壮的肉棍渐渐从妻子的肉穴中抽离，上面满是淫水爱液，当然，还挂着些许那刘子明的万子千孙.......
妻子的肉穴被撑开了一个空洞洞的洞口，里面大量白色的粘液呼之欲出，我紧忙把嘴凑上，等待妻子的赏赐。
一股热流滑入我的口中，又骚又腥，那是妻子的淫液伴随着其它男人精液的味道，别的男人在我妻子的小穴里辛勤的播种，最后要由我来享受这
“胜利的果实”了，妻子上下晃动着躯体，一滴不漏的将两人的液体尽数送入我的嘴里，我也大口的舔弄吸食，深怕漏掉一滴。
妻子低头见了我贪婪的摸样，极其厌恶和鄙视的瞥了我一眼，一脚将我踢开，我躺在地上，兴奋的用舌尖搅弄着两人的爱液，舍不得咽下。
妻子扭头蹲下，一口叼住刘启明的龟头，不住的舔弄起来，将残留的液体和精液吸入口中，把启明的阳具彻底的清洁了一番。
妻子口中喊着残余的淫液和唾液，起身踩了我一脚，口中含糊的命令我道“张开嘴！”
我正在享受着妻子阴道中流出精液的味道，闻言缓缓张开了嘴，妻子俯身蹲到我的旁边，清了清喉咙，将口中的液体缓缓吐到我的嘴里。
妻子又吐了几次唾液，确定嘴里的东西都吐干净之后，略带妩媚的看着我，“怎么样？亲爱的？今天终于如愿以偿的吃到新鲜的了吧？”
妻子站起，叉腰走到我的双腿间，用那一只性感的高跟鞋一脚踏上我的阴囊，用力碾压。“以后每天都让你吃到好不好？下次我找好多好多
男人在你面前做，让你吃个够，呵呵，以后你干脆不要吃饭了，只吃别人射在我这里的精液好了！呵呵呵呵呵.....”
妻子娇笑的花枝乱颤，“哦，对了，只吃这些东西也不行的，高蛋白，营养太高，得喝水稀释一下，不然容易上火的....呵呵呵.....”
妻子停止了对睾丸的碾踏，向前蹲在我的身上，那刚刚被别人插过的已经发黑的小屄直冲着我的脸，“别那么没出息了，赶紧把那些恶心的
东西咽下去吧，来，张开嘴，喝点水”我明白了妻子的意思，最后贪婪的回味了一下嘴里液体的味道，恋恋不舍的吞咽下去，
张开嘴等待着妻子的再次恩赐。一股细流从妻子的双腿间激射而出，溅到了我的鼻子里，我呛了一下，赶忙抬起头用嘴堵向妻子的阴户。
一阵热流喷射入口，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被迫吞咽下去，妻子的尿很有味道，尤其在激烈的性交之后，大量的水分通过汗液已经代谢掉排除体外，
这时膀胱尿液中剩余的都是精华，很黄，很骚，当然，这是我最喜欢的.......... 
妻子将膀胱中的尿液尽数排泄在我的嘴里以后，命令我舔干净，我细细的舔弄着残留着大量尿液、淫水、精液的淫穴，妻子在进行后
心情似乎还不错，没有再继续折磨我，起身坐到刘启明怀里温存去了。两人嘀咕半天，传来低声耳语和阵阵笑声，时而望向我的胯下指指点点，
彷佛在研究着什么，刘启明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又掩盖不住好奇的眼神，朝妻子点点头，又低声说了什么。
妻子在装杂物的抽屉里翻弄了半天，找到一团电话线和半截蜡烛，难道是要玩滴蜡？我在想，默默的看着妻子的活动。
妻子先把电话线的一端剪断，又点燃了蜡烛，把平整的线头放入融化的蜡烛中蘸了几次，在剪断的端头处用尚未完全凝固的蜡液弄了个圆球的形状。
妻子又朝我极其风骚和妩媚的笑了一下，彷佛难以抑制心中的快感。妻子走到我的跟前，坐回到刘启明怀里，脱掉了左脚的高跟鞋，露出性感的丝袜脚，
温柔的伸到我的嘴边，我识趣的伸出舌头，仔细的湿润着妻子脚上的丝袜，一寸也不肯放过。妻子淫靡的微笑着，穿着高跟鞋的右脚温柔的爱抚着我的龟头，
伸出玉手，俯身拧掐我的乳头，另一只手按在自己的豪乳上不断揉捏，发出阵阵呻吟之声，时而舔着自己的嘴唇，眼神迷离魅惑，极尽挑逗之能，淫荡无比。
在享受了妻子无限温存后，我感受到小腹的涨热，我兴奋了，虽然我不能勃起，但起码的欲望还是有的，很久没有享受妻子如此的爱抚了.....
妻子缓缓的撕开自己左脚的丝袜，露出性感的小脚，将一根根涂满指甲油的脚趾塞中我的口中，我奋力的舔弄，深怕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妻子的玉足有些酸酸的汗味，可能是那双黑色的皮质高跟鞋没怎么透气的缘故，再加上刚刚和刘启明激烈的做爱，又用双脚对我施虐，玉足难免会
溢出香汗，不过，在我品来，这确实世上最美妙的味道。随着妻子对我的刺激，我的兴奋度越来越高，能感觉到马眼里已经流出了润滑液，
“启明，我看差不多了吧？前列腺液已经流出来了”妻子嘟着嘴回头对刘启明说，边说边抬起踩在我JJ上按摩的右脚，高跟鞋的鞋底上带起
一丝透明的液体。刘启明貌似尴尬的默许点头，妻子停止了爱抚，俯下身，用纤纤玉指捏住的我龟头，用食指在龟头上点了点，又带起一丝粘液，
妻子把马眼里流出的液体涂抹到龟头上，用玉手开始上下套弄我软绵绵的阴茎，在这刺激下，我又兴奋的流出了液体。
妻子，用食指在龟头上转了几圈，开始在马眼上来回活动，用指甲不断向马眼试探，另一只手抓起身边的电话线，将刚才用蜡烛滴成球状的线头
向我的尿道口塞去，我一阵惊讶，妻子的脸上流露出孩童般好奇和期待的表情，刘启明也在一旁目不转睛专心的欣赏。
那个蜡烛球的直径最起码在1.5公分左右，后面的电话线有4米多长，妻子一首紧捏着龟头，另一手拿着电话线不断尝试插入我的尿道口，
塞了几次都不成功，前端的小球实在是太大了.....终于，在折磨的我遍身冷汗之后，小球终于滑进了早已湿滑泛滥的马眼，我疼的差点
晕厥过去，但又不甘心错过这样一次体验，强忍着这非人的疼痛挣扎着坐直了身体，体验着妻子新一轮的折磨。
小球滑进尿道后，插入的过程变得异常顺利，妻子左手扶着龟头，右手不断将剩余的电话线向尿道里插入，我能感觉到一颗巨大的异物入侵到
自己的体内，在它通过第一个尿道弯曲的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小球碰触到睾丸，大约插入到20多公分以后，我感觉到插入的过程稍微遇到了
阻力，小球已经深入到尿道狭窄，到达前列腺的位置了，我感觉整个人空前的舒爽和充实，大腿阵阵紧缩和颤抖，有一种久违的，射精般的快感。
妻子似乎也感觉到我的不同，在这个位置抽插了几次，我的尿道口顿时兴奋的涌出大量的透明液体，妻子笑笑，没有给我太长时间去享受，
直接用电话线将前端的小球插入到最深处，顶到了我的尿道括约肌，我知道再推进去就是膀胱了，这一处也遇到了相当的阻力。
我低头看着这淫靡的一幕，性感的妻子用一根电话线插入到性无能丈夫的尿道里，两人只能藉此来寻找各自的快感，真是无比悲哀.....
妻子探出香舌，在龟头上来回舔弄，左手也不段套弄，就在我的兴奋点已经快要到达喷射的高峰时，这种感觉却嘎然而止，我自卑的
低下了头，我忘记了我无法射精。就在这时，妻子右手猛一用力，小球顺利通过了括约肌，直奔广阔的膀胱而去。
一阵巨大的快感袭来，这感觉比那几秒钟的射精还要爽无数倍，我哼出了声音。妻子不屑的啐了我一口，开始快速将剩余的电话线向尿道
里插去，这种插入的快感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那种充实感和刺激感，不断刺激着我的大脑，我只求这根电话线是无限长的，这个过程
永远都不要停......然而，这根线终究是有长度的，当4米长的电话线尽数插入我的尿道时，空前的满足感激荡在我的心里，电话线尽数
盘绕在膀胱里，小腹鼓起老高，一种膨胀的感觉蔓延开去，无限受用。妻子掐住线的尾端，开始慢慢向外拽去，又是一种摩擦的感觉，
我能感觉到电话线在前列腺上一丝丝的划过，妻子缓缓站起身，穿着高跟鞋的右脚用力踩踏我的小腹，憋了很久的尿液在狭窄的膀胱里
已经忍受不住，我失禁了，一阵尿液激喷出来，带着丝丝血迹，洒在妻子的丝袜和高跟鞋上，妻子看着咯咯大笑，又是用力踩了几脚，
开始用鞋底踩踏在龟头上搓弄，一边继续快速将电话线向外拽去，4米长的电话线从膀胱中又不断被一寸寸的抽离，终于，
在小球再一次通过括约肌时，配合着高跟鞋的搓弄，我高潮了，我已经2年没有达到过高潮了，今天终于在妻子这新奇的刺激下，
我打到了快感的顶峰，大腿内侧一紧，一股热流随着电话线的完全拔出而缓缓涌出，一小摊混合着尿液、血丝和黄色精液的液体
滴在妻子的高跟鞋上“哎？还射了？呵呵...你还能射精呢？！”妻子诧异的大笑起来，花枝乱颤，带起右脚，凑到我的嘴边。
我凑过去贪婪的舔舐着滴在妻子高跟鞋上的粘液，生怕弄脏了妻子高贵的美脚......
妻子又把小球塞入尿道口，探入括约肌的位置，这次没有深入进去，而是不断地在括约肌处来回抽插，这快感，又让我
一阵痉挛........ 
刘启明和妻子在卧室奸淫了一夜，当然，都是在我的面前，早上出门前，妻子将昨夜用来清理阴户的纸巾和内裤都塞到我的嘴里。
下午2点多，妻子又回家了，这次带了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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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我正维持着昨晚的姿势，半死不活的靠床坐在地上，门响了，传来一阵阵肆无忌惮的大声调笑。
房间里呼啦啦的晃进来了六七个醉醺醺的男人，而性感的妻子此时正穿着短到露出底裤的短裙，套着布满疑
似精斑的黑色丝袜，趿着十公分高的黑色尖头高跟鞋，上身红色吊带的带子都已脱落到臂膀上，露出半抹酥
胸，像八爪鱼一样缠绕在其中一人的身上，极尽挑逗之能，一边激烈的湿吻一边用盈盈玉手死命的紧握着男
人的裆部。
男人们七倒八歪的找地方坐下，并没有惊讶于地上的我，仿佛我根本没有存在。
他们冲着妻子，大声的笑着起哄，一张张扭曲的脸，一个个兴奋的眼神，每个人都在声嘶力竭的发出着含糊
不清的音节。
妻子的舌头离开了那个男人的口腔，贪婪的舔了舔嘴唇，极尽魅惑的甩给男人一个迷离的眼神。
很快有俯身下去，打开了男人的腰带，拉开了裤子的拉链.......
叫喊声更加热烈了，而我，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空间一样观察着这一切，我甚至还在担心叫喊声是否会引起
邻居们的不满。
妻子已经褪去男人的裤子，半抬着头蹲在男人昂起的阳具前，用极度淫荡的表情和动作不断诱惑着他。
这种诱惑是致命的，我了解。那高昂的小头上甚至泛起了一丝丝的光亮，男人已经逐渐失去耐心，马眼上分
泌着邪恶的液体。
他的欲望已经被彻底的燃起，达到顶峰，必须找到泄火的去处。
妻子适时的一手握住了男人粗大的阴茎，轻轻撸动起来，而那张妖媚的脸和淫荡的嘴唇却继续着残酷的诱惑
。
也许是酒精的刺激，也许是场面过于旖旎，周围叫喊着的那些早已精虫上脑的男人们纷纷脱去衣服试图摆脱
这股燥热。
妻子的双唇试探性的触碰着阳具的顶端，用舌尖带起一丝光亮的粘液，男人下意识的颤抖起来。
妻子细细的舔弄着男人的阳具，仿佛朝圣一般的眼神，又好似品尝一件人间美味。
进而将拿婴儿拳头般大小的顶端含入口中，男人整个人僵直起来，大腿上的肌肉绷的很紧，腿毛们纷纷站立
起来，表达着主人的兴奋。
一阵阵啵啵的响声从吵杂的声音中传来，听上去分外耳热，自己性感的老婆此时正陶醉于给一个不知名的中
年醉汉口交，我甚至暗恨为什么不是刘启明，至少他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
男人享受着妻子温热的小口，随着妻子口舌逐渐加快的速度，闷哼声逐渐沉重，他已经逐渐达到忍耐的顶峰
，迫不及待的想释放一切，冲向美妙快感的彼岸。
妻子突然啵的一声，双唇离开男人的恶物，同时一手紧握起男人的睾丸。
男人被突兀的一痛惊醒，瞬时丧失了射精的冲动。
“乖，先别那么急着射出来，留着一会慢慢玩，好吗？”妻子双眼迷离的抬起头对着男人轻述。
妻子转头看了我一眼，我瞬间有种被注意到的感觉，觉得自己又从这世界活了过来，觉得自己是个活生生的
人。
“这就是我老公，他的故事我跟你们都讲过的。”妻子淡淡地说，双眼没有一丝亮光，仿佛焦点不在我的身
上。
醉汉们纷纷收拢目光在我身上，我一下子成了这群人的视觉中心，心里却有小小的得意。
妻子起身过来，站在我的旁边，用怜悯的眼神瞥了我一眼，冷冷的说：
“一天了也没吃点东西，今天给你带了外卖回来.....”
说着，一边褪去自己布满精斑的连裤丝袜。
“射在里面的实在是太多了，堵都堵不住，没办法，还是有好多撒在丝袜上了.....”
妻子一边轻声的自言自语，一边又继续褪去同样精迹斑驳的蕾丝内裤。
“来凑过来，张嘴....乖........”
我努力的探了探身子，把头凑到妻子浑浊不堪的阴户下，张开了嘴。
妻子笑了笑，却移开了下体，努力清了清喉咙，低头将浓浓一缕浆液唾到我的嘴中。
唾液中伴随着浓烈的酒气，还有刚刚舔弄完龟头的淫靡味道，我将妻子的唾液细细品味一番，屈辱的咽下。
妻子又娇笑着跨了上来，用阴户对准我张开的大嘴。
一股剧烈的腥臊之气扑面而来，牵动着我的胃部神经，我微微紧了紧眉头，并没有表现出想要作呕的感觉。
妻子伸出玉手在下体摸索，找到一条绳端，慢慢向外拽开.....
“没什么好办法，大家都不喜欢带套子，我只好用自己的身体给你带回来了，还能保温，呵呵.....”
妻子手中拿的是半截卫生棉条，用来封堵妻子阴户和子宫里积聚着的不知多少男人的精华。
一股白浊的液体向外流出，我张大嘴凑上去舔舐，刚刚入口，未待细品，却不想更大的一股涌出袭来，一下
灌满了我的嘴巴。
越来越多的粘液一股股的涌出，颜色也开始变得黄浊......
“这可是十多个男人的呢，子宫都灌满了，一整天都得小心翼翼的，夹的我好辛苦，别浪费了，全部吞下
去......”
妻子带着命令的口吻冷冷说到，又一边用双手不断扭按、挤压着自己的小腹，微微摇动着下身。
一大坨一大坨的粘块开始涌出，一滴不剩的滑进我的嘴里，极度的腥臊气味另周围观赏美景的醉汉们都不忍
掩鼻躲开。
浓烈的消毒水气味呛的我几欲咳出，强忍着咽下一大口。
这些都是别的男人们驰骋在我心爱妻子身上留下的痕迹，我要把它们吃下去，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念头。
含着剩下的精液，继续张口接着陆续从妻子腥臊刺鼻的阴户中陆续滑出的一坨坨粘液。
同时幻想着在不同男人胯下娇羞哀嚎的美貌娇妻，男人们轮流纵横驰骋在娇妻的身上，妻子的嘴里和肉穴裹
挟着男人们邪恶的肉棍，肉瓣上布满被粗大阴茎挤出的邪恶汁液。
娇妻微微隆起的子宫已经逐渐塌陷下去，小腹恢复了原本的平滑。
最后一滴精液排出妻子体外的时刻，我已经疯狂了，期待着这疯狂而淫靡的一幕在我的眼前上演........
